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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家族史-從家族產業看台灣照相館歷史變遷 

一、 前言： 

 

2023 年 12 月 14 日，也就是我在寫這篇文章的兩個禮拜前，阿公還很正常的

跟我打招呼，跟我擁抱，跟我說：「加油，你真的很棒，我以你為榮」。我也跟阿

公約好了下一次回來要聽他講他的故事，要作為我寫這篇文章的題材，然而隔天

我一如往常的起床吃早餐，就聽到來自我一旁姊姊電話另一端阿嬤的呼救聲，以

及十分鐘後的一句「你阿公走了」。後來開始處理一裡串的後事，參加法會，參

加告別式，直到這個禮拜我才好好的能緩下來寫這篇文章，然而我原本的計畫已

經無法進行，所以我開始從阿嬤以及父親的口中想去了解阿公的一生，然而我聽

著聽著，一個問題在我腦海中浮現：我阿公，一個那麼愛拍照的人，一個非常非

常疼愛小孩，也非常疼愛孫子的一個人，為什麼很少把相機鏡頭對準我們，應該

說從我有記憶以來，他喊我拍照的次數屈指可數，故這篇文章，我將從我記憶中

的阿公，以及我針對我父親、阿嬤的口述訪問，以及家系圖的資訊，進行家族史

的紀錄，並在這趟回顧歷史的旅程中，解開我對於阿公的未解之謎。 

正文的第一段將簡單講述我的家世背景，作為簡單的自我介紹，讓讀著對於

我有基本的認知，而後第二段將進入本文重點，照相館與我的家族擁有怎麼樣的

聯繫，由於照相館對於現代人而言已過於陌生，所以本文將帶領讀著，回到照相

館的起源，以及他的後續發展，並將我們一家三代傳承的照相館發展為主體與之

相連，揭開攝影產業在台灣是如何從零發展起來的、全盛時期是如何的，以及是

如何衰退的，其中也會分享許多不為人知，只有開過照相館才會知道的獨特故事。

最後第三段將講述我們家族由於地域性獨特的照相館回憶，以及其中發生的辛酸

血淚史。 

 

二、 正文，攝影事業與家族的聯繫 

 

從家系圖中可以得知，我們唐氏祖籍是福建省泉州府安溪縣，來台始祖為正

忠公，以始祖算起，我屬於唐氏家族來台的第九代，其中第五代以前的祖先除了

名字，已無其他資訊也大多不可考，故本次報告將從第六代開始，講述我的家族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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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的家世背景 

 

我從小居住在汐止，從原本住在阿公家，在汐止火車站旁一個傳統市場內的

一間透天厝，到後來與我的父親母親以及我的姊姊，一家四口搬到隔壁公寓，又

到後來，我們定居在汐科火車站附近的社區大樓裡，與舊住宅走路時間約十分。

總而言之，從小，我的生活圈一直都圍繞在汐止市這個區域內。我們家在過年時

以及各大節慶時都會在阿公家團聚，除了我們一家四口外還有我叔叔一家四口，

也會在各大節慶時來汐止與我們團聚，我們這個小家族，總共十人，相處非常融

洽，各式節慶大家都會排除萬難參加團聚，平時也會藉由通訊軟體互相聯繫感情。 

 

（二） 照相館的傳承 

 

 據阿嬤所說，阿祖原定居於基隆，當時與日本人學習畫像技術，並以此維生，

在當時由於畫像需要專業技術，會的人又不多，畫像的費用並不便宜，而後 

由於攝影技術和文化的普及，寫真館（照像館）如雨後春筍般大量湧現，

攝影不僅開啟民風在民間蔚為風潮，官方也委託民間發行寫真帖與繪葉書，

記錄臺灣並彰顯臺灣總督府的豐功偉業。1 

照相館逐漸普及，比起畫像，用拍照的形式更加快速，成本又較低，漸漸的

畫像產業沒落，於是祖父再次向日本人學習拍照技術，當時的照相館的所謂相片，

並非整張照片都由拍照而來，而是繪出周圍景物，以及主角整體服飾，以此作為

模板並將頭部部分以照片進行剪貼，以此製作相片。祖父藉由靈巧的雙手用鑽石

刀割玻璃板，調整光圈、曝光時長，並且自行調配顯影定影藥水，產出一張張照

片，賺進不少財富。2 

 而後投資當時盛行的煤礦產業，然而好景不長，在民國 41 年發生了礦災，

由於當時沒有勞保制度，所有的事故賠償費用皆由投資人賠償，所以大部分的家

財都拿去賠償給了罹難成員家屬作為賠償，自那之後，祖父便無心經營照相館，

轉而投入拆船業，由於自民國 34 年台灣光復後，許多廢棄船隻停至於港口，拆

船業興起，於是祖父開始從事拆船業，而那間閒置的照相館有因此於民國 45 年

 
1
 簡永彬著. 《凝視時代: 日治時期臺灣的寫真館》 （左岸文化，2019 年）。 
2 唐楊珠口述，唐培峻紀錄，<唐楊珠訪談紀錄>，唐楊珠私宅，2023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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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由我阿公接手經營，然而由於長期經營不善，那幾年照相館生意慘膽，於是在

民國 54 年阿公決定離開基隆，來到汐止，在中正路 101 號重新開張，當時由於

房子是租的，且經濟能力不佳，空間不大，大部分的空間都用於架設攝影棚，於

是只能在樓梯下的小隔間裡設置暗房，由於當時原本的攝影技術較祖父經營時期

進步，從使用玻璃板改為使用底片進行拍攝，然而沖洗照片仍是一大難事，由於

底片不能受到任何外來光源照射否則則會導致影像消失，因此在曝光完成後就要

迅速把感光版拿至暗房進行一系列藥水泡製，進行顯影以及定影，才能產出相片，

所以阿公大部分的時間都處在幾乎沒有光線的狹窄暗房內獨自進行作業。2 

 民國 56 年，阿公娶阿嬤為妻，而由於阿嬤有經營商店的經驗，對於照相館

的生意產生了很大的幫助，除了攝影的服務，他們也經營起婚紗出租的生意，由

於當時並沒有婚紗公司，於是阿嬤就有了做婚紗生意的點子，阿嬤向外訂購了婚

紗供客人租借，且由於阿嬤也曾學習新娘化妝技術，也可以幫新娘化妝，而當時

人們的習慣是在婚禮當天早上，在新郎迎娶新娘後，就開著禮車來到照相館，拍

攝幾組照片，再進行後續婚禮活動，這樣一系列的獨特服務在當時的汐止並不常

見，使得照相館的生意非常興盛，據父親所述，在好日子時當天早上的同一時段

能有數十部新娘禮車在排隊，可以從阿公家門口一路排到汐止火車站。2 

他們的努力使他們在那照相館的全盛時期賺下大筆錢財，據阿嬤所述，一對

新娘新郎整套花費約為 3萬元，而在當時的汐止，一間房子約為 30萬元，由此

可見，當時的生意收入非常高，且由於阿嬤格外勤儉，自當時起累積了大量財富，

可說我們一家能有如今一切的物質生活無虞，都是靠當時阿公阿嬤的不懈打拼換

得的。2 

而後他們也在民國 69 年在中正路 122 號買下一棟房子，而那也就是自那之

後阿公與阿嬤的定居處，也不再需要租借房子於是把照相館從中正路 101號搬至

中正路 122號，並成立了惠新攝影社。3 

除了婚紗攝影的生意，第二個照相館會面臨的生意潮是身分證汰換的時候，

由於以前並無快拍機（照片仍未數位化），所以在汰換身分證時，唯一取得照片

的途徑就是去照相館，因為只有照相館能夠有專業設備沖洗照片，因此也不難想

像那段時間的照相館會是多麽忙碌，然而當時的忙碌程度是令人難以想像的，據

我父親所述，在民國 75 年時的那次身分證汰換潮，全台照相館都陷入空前的忙

碌，業界相傳有三位攝影師在暗房過勞去世了，而我阿公也是每天沒日沒夜地在

暗房沖洗照片，雖然有請額外人手幫忙，工作仍然是做不完的，每一天要拍至少

2～300 個客人，且有時排隊的人潮多到真的沒辦法處理，只能把鐵門拉下來儘速

趕工，直到快趕完才繼續接待客人，而外面排隊的人潮又大約累積了 60 到 80 個，

所以在長時間的壓力下，阿公每天幾乎只睡二到三小時，且都只能在椅子上小睡

 
3唐子偉口述，唐培峻紀錄，〈唐子偉訪談紀錄〉，唐子偉私宅，2023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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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會，除此之外，因為工作做不完，客人早上八點一但看到阿公沒有開門就會急 

著敲門因為大家都急著要辦證件，這樣高強度的作業也在後續對阿公造成了

職業傷害，脊椎側彎，使阿公晚年很難行走。3 

而在其後的十年間，照相館都維持著很好的口碑（直至今日，雖然那間照相

館已經停業，老汐止人幾乎都仍知道惠新攝影攝的存在），而由於照相館過於忙

碌，阿嬤在民國 57年生下我父親後就將父親交由阿祖養育，直至民國 64 年才搬

回去與阿公阿嬤住，於是我父親也在耳濡目染下，學習到了照相館的經營技術，

以及專業的攝影技術。3 

 到了民國 76 年，數位沖印時代來臨，惠新攝影攝也購入了數位沖印設備，

不再需要在暗房沖洗照片，而是由機器接手運作，這時雖然仍然忙碌，但減小了

沖洗的壓力，仍為阿公減輕了不少壓力，然而新的時代來臨也有新的問題要面對，

首先，設備的價格十分昂貴，根據父親所述，二十多年前買一台新式數位沖印機

的價格約是 600萬台幣，以當時的房價可以在汐止買一間約五十坪的房子，然而

如今房價漲到了四五倍，機器的價值卻早已折舊歸零，可知要買下一台機器對於

一間照相館是要付出不小代價的，除此之外，數位攝影當時尚未成熟，所以有部

分客人仍習慣舊式手動沖洗底片的手法，所以對於攝影師來說，並不是完全不需

要暗房去做沖洗，而是要兩者技術併行，皆要會使用。3 

 到了民國 83 年，我父親也早已成年，於是阿公想著要在汐止車站的另一頭，

汐科車站附近開立了另一間照相館，於是在新台五路上成立了另一間照相館稱為

惠歆攝影社，交由我父親經營，由於當時仍在數位攝影與傳統攝影的過渡期，我

父親也需要同時會兩種不同的技術，而照相館的生意也未曾衰退，亦如往常的忙

碌著，還記得在照相館最忙碌的一段時候，也就是民國 94 年的身分證汰換期間，

我幾乎看不見我父親的身影，總是在我睡著後才回到家，也在睡醒前就早早的楚

門工作了，當時的忙碌又與往常並不相同，由於那時數位攝影已趨於成熟，修圖

軟體也漸漸發展起來，客人在追求快速沖印的同時也更加要求自己身份證上的照

片要好看，所以每張照片都要經過專業修圖，所以父親要好幾個小時都盯著電腦

螢幕，拿著滑鼠進行修圖，長時間下來對於他的身體也產生了影響，除此之外證

件照的審查要求也更加嚴謹，對於頭髮的遮蓋區域、眼鏡的匡線顏色、以及眉毛

是否完整露出都是最基本的要求，所以除了要拍出好看的照片，還要花大量時間

幫客人修圖，還要留意每張繞片是否符合各項規定，畢竟客人花錢來照相館拍攝

而非去快拍機，無非就是想要多花一些錢，讓照片好看一些，也確保自己的證件

照能通過審查。3 

 自那之後照相館的生意也一直很好，直到約民國 99 年，快拍機的功能愈加

完備，手機也更加方便，人們對於沖洗照片的需求大量減少，一間間照相館在時

代的洪流中漸漸被淘汰，阿公也到了退休的年紀，其所經營的惠新攝影社也於民

國 99年歇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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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雖我父親仍經營著照相館，然而不可避免的照相館在未來的需求會越來

越少，父親也從小就告訴我，我很可能無法再繼承家業了，所以我們家與攝影產

業的聯繫也將在我這一代終止。 

 

（三） 一路上的辛酸血淚 

 

汐止，之所以取名為汐止，是指潮汐至此即反，故又稱為「水返腳」，這意

味著淹水，對於汐止人來說已是家常便飯，在基隆河整治前，每個颱風天前的夜

晚，汐止人都膽戰心驚，對於業者又更是如此，尤其照相館更是嚴重，許多移動

不便的電子設備都位於一樓，且設備都價格不斐，且每次洪水都來的很快很急，

根本來不及搶救，據阿嬤所述，最嚴重的一次水災水位只比二樓低兩階，那次使

得攝影設備幾乎全毀，六十幾台全新的相機都浸泡在水裡，等水退時早已報廢，

更別說其他專業設備。一樣的情況在阿公與父親的經營期間都發生了很多次，父

親也曾跟我描述過新台五路的店被水淹沒的駭人景象，水位最高的一次也幾乎淹

沒了整個一樓。所以在當時，不同於其他地區的照相館，位於汐止的照相館還要

顧慮自己苦心經營的一切會不會在毀於一旦。3 

除了天災，還有上段所提及的事件，可知經營一間照相館絕非易事，總是被

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件所挑戰，所以我也因此對於我現在能擁有的一切格外感恩，

因為，我知道，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長輩、祖先們用他們的血汗所換來的。 

 

三、 結語： 

 

在寫這篇文章前，我對於照相館的詳細發展並不清楚，其中的奇特故事我也

不曾聽過，然而在寫完這篇文章之後，我發現我們家族三代的照相館傳承，與台

灣照相館產業的興衰正好相互照映，彷彿是在一個小小的世界裡，演繹著歷史的

變遷，或許這就是歷史的美妙之處吧，也是為甚麼家族史對於我們都格外重要，

因為只有了解自己的家族，才知道自己從何而來，只有知道自己從何而來，才懂

的感恩自己所擁有的一切，懂的自己的祖先對於我們所做出的無私奉獻、懂的珍

惜身邊還健在的家人們。 

我現在終於知道為什麽阿公很少拿相機拍我們了，因為相機是拿來拍客人的，

是拿來賺錢好讓自己的孩子們能有更好的生活的，而在面對他所真正珍視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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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他想要用他的雙眼，好好的看看我們，好好的珍惜與孩子們相互陪伴的每一

時一刻，比起用冰冷冷的照片紀錄，他更想把我們的回憶深刻在心底，所以即使

在晚年時，他常常忘東忘西，卻從來都記得我們，記得我們每一個人，並為我們

而感到驕傲。 

 在告別式上，我看著每一位來告別的人，來來去去，大家臉上都寫滿著不

捨，看著排到門口都擠不下的人們，我彷彿又看到了阿公的身影…「阿公你

看，大家都有來看你呦，謝謝你一生幫助了那麼多人，大家都很感謝你喔，所

以你就安心的走吧，我們一定會照顧好自己的，謝謝你一直以來對這個家的付

出，我永遠都會是你最乖的孫子，你也永遠都會是我心目中，對我最好、最溫

柔的阿公」。 

 


